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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与改革开放

忽培元

! ! ! ! ! ! !"#许多人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省委第一书记说着挽起裤腿，拄着一根
木棍，脚踩泥泞上路了。大伙眼看他老人家动
了真气，再也不好说什么。警卫员和秘书忙上
前搀扶他，他这才语气缓和地说：“想起灾区
人民的困难状况，我们吃点苦跑点路还算什
么艰苦？你们放心，我能挺得住。”
就这样，马文瑞和大家一起沿着嘉陵江

畔，徒步查看灾情。一连走了好几个小时，好
容易来到红花铺车站，远远就见被泥石流埋
没的七节火车车厢瘫在那里。马文瑞吃惊地
问：“哎呀，有没有人员伤亡？”“旅客都撤出了
险区，已经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了。”车站的
同志回答。“好，这可是不幸中的万幸。”

在灾情最重的北星大队第二生产队，马
文瑞在县委书记陪同下看望了房屋全被冲毁
的几户人家。人们见到省委书记徒步踏着泥
泞来看大家，都很感动。马文瑞握住一位八十
多岁白胡子老汉的手，亲切地问：“老人家，这
些都是你的家人吧？”“对，我家房子被山石滑
下来埋了，人却被党和政府抢救出来了，老少
!口人，你瞧，一个也没少。”
“全家人都平安，这就好。只要人平安，房

子埋了我们可以再盖。”
县委书记说：“杨大爷，这是咱省委的马

书记来慰问咱们来了，还带来了灾后重建的
资金和物资。你家的新房很快就能盖起来。”
杨老汉感动地说：“是省委马书记？我早就

听说省上来了个好书记，是包青天。可看着你
一脸善相，是咱老百姓心中的施善菩萨呀！”

周围人听得都笑了。马文瑞也笑着说：
“老哥哥，我可不是什么‘包公’、‘菩萨’。我是
个老共产党员，是你们的老勤务员。你们遇到
了困难，我有责任来帮助大家伙解决嘛。还是
那句老话，‘老天无情人有情’，暂时困难不要
紧，有党和政府，眼前的困难会度过去的。”
老人家感动得泪流满面，许多人都感动

得流下了眼泪。
“我今天当着群众的面，要表扬我们的县

委书记，你这个年轻人真不错，关键
时刻经受住了考验。什么是本事，这
就叫本事。关键时候能冲得上去、顶
得住，这才叫本事。还有你这个支部
书记也应当表扬。群众没房子住，你
们把大队的办公室腾出来让十几户
无家可归的社员居住，并且还通过互

助解决了被褥和食物，这个做法很好，体现了
集体的互助精神。这样的村党支部才是群众
拥护的，才体现出了战斗堡垒作用。”
群众听得热烈地鼓起掌来。马文瑞接着

讲道：“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更要体现在人民
群众遇到困难时，这样的紧要关头，群众看党
员，党员看支部，盼望我们党组织设法来解决
大家的困难。这样的关头，也正是我们党的基
层组织接受考验的时候，你们北星大队的党
支部经受住了考验，因此，我首先要表扬你这
个支部书记。”
群众热烈由衷的掌声就是一种最珍贵的

奖状。记者的笔头和镜头，很自然地就被引向
了基层干部和群众。马文瑞做群众工作的领
导艺术，由此可见一斑。按照马文瑞的要求，
那天的午餐和晚餐，是在路旁和车上吃的干
粮。马文瑞同年轻的同志们一样，喝着山泉
水，啃着冷馒头，脸上始终带着欣慰的笑容。
为什么他会笑呢？他对当地的救灾工作是满
意的，同时也由此重新体验到了战争年月里
同群众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的情景。

当天，由灾区返回宝鸡市区，已是深夜。
马文瑞对随行的宝鸡市委第一书记韦明海和
副书记赵文举说：“抗洪抢险工作基本告一段
落，要很快转向安排好群众生活，开展生产自
救重建家园的工作上来。要号召向北星大队
党支部学习，要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灾区群
众情绪稳定，战胜灾害信心十足，其根本原因
就是党组织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只有这样，人
民才相信党，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我们
各级党组织要深入群众，解决好群众的吃饭、
穿衣、住房、治病、交通等一切具体的实际问
题，做到不让一个人受饿，不让一个人挨冻。
特别是秦岭山区，天气冷得早，群众御寒衣物
更要提早准备，省里民政厅要立即与有关部
门联络，解决棉衣棉裤。”

在马文瑞的亲自安排和督促下，"#万套
冬装很快运到了灾区，在天冷前全部发到灾
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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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雨清伫立在七星河中学门口，不住向
西眺望。江南难得下雪，一放学，学生们都欢
呼着冲出校门。雪片纷纷扬扬，落了钟雨清一
身。两个女教师———乔寄虹和肖慧嘉———停
下自行车问：“长号，等女朋友啊？”
“长号”是钟雨清的绰号。他喜欢吹长号。

这种乐器乡下没多少人见过，当他
第一次吹奏时，许多人都说不上它
的名儿。钟雨清那次吹的是《红色
娘子军》里的《女战士舞》，那么高
亢脆亮，简直跟广播里的一样。众
人惊奇得不行，“长号”于是成了他
的绰号。

钟雨清说：“哪里，在等我妹妹
呢。”他说着往西一指：逶迤的田野
小路上，走来一个撑伞的少女，她
脖间的围巾红得醒目，像雪天里跳
着的一团火。一眨眼工夫，少女就
呵着热气，站在了钟雨清面前。

乔寄虹的目光一直跟着这少
女。少女梳着马尾辫，额头平阔而
白亮；在红围巾的映衬下，她的脸
愈显得清润秀美。乔寄虹想：这兄
妹真像，不仅脸像，目光的质地也
很像，即使脸上不笑，那瞳仁深处
也是笑着的。

肖嘉慧也是第一次见到钟雨清的妹妹。
她想：怪不得钟雨清常念叨他妹妹，原来她妹
妹长得这么好看。
钟雨清对妹妹说：“楚妮，叫乔姐、肖姐。”少

女抬起头顺从地叫道：“乔姐。肖姐。”乔寄虹说：
“你妹妹真漂亮！听说她乒乓球打得特别好，是
吗？”楚妮脸红红的，没有答话。钟雨清说：“她打
过全省青少年冠军，现在还在练球呢。”
雪下得越来越大，像大片的鹅毛飘下来，

没有寒意，反而充满了温馨。乔寄虹又看了楚
妮几眼，满是欣赏与怜爱。她对这兄妹俩有些
不舍，最后却对钟雨清说：“天这么冷，快带你
妹妹去办公室吧，我和小肖回去了。”
肖嘉慧跟乔寄虹一样，也一直看着楚妮；

最后移开目光时，竟觉得自己跟钟雨清的距
离一下拉近了许多。
雪下得更密了。钟雨清撑起伞，把一大半

空间让给妹妹，两人缩着身子，肩靠肩走向办
公室。办公室门口有个木牌，上面写着：语文

教研组。进门后，两人都笑着拍打对方身上的
雪片，空气一下子变得暖暖的。
楚妮说：“哥，我们买辆自行车吧。出门就

要走半天路，太累了。”
钟雨清啧了一声，说：“你又来了，现在是

买车的时候吗？爸妈都还没有解放呢，每月只
拿 $"元的生活费，哪来钱买车呢？”

楚妮一听哥哥说起这事，稚气的
脸上便罩上一层阴云，嘴角的笑意一
下子全消失了。她问：“他们到底犯了
什么罪啊？那些人不依不饶的，又是审
查又是劳改的，有完没完啊？”钟雨清
说：“他们身上有污点，没办法。”钟楚
妮随口问：“什么叫污点啊？”

钟雨清看了看妹妹，发现她又长
高了，有了成年人的样子，就觉得家里
有些事情也该让她知道了，于是告诉
她：父亲被监督劳动，主要是因为有历
史问题，他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军医。
楚妮说：“可爸明明在解放军医院当

医生啊。”钟雨清解释，父亲现在是解放
军军医，解放前，他曾是国民党部队的军
医，他所在的那支国民党部队被解放军
打败了，他成了俘虏；那部队后来被改编
成解放军，爸这才成了解放军的军医。

楚妮自言自语道：“解放军军医，那
就是革命军人了，还说什么污点呢？”钟雨清又
解释，那叫历史污点，一个人如果有了历史污
点，就像白纸沾上墨水，一辈子也擦不净了。
楚妮的神情委顿起来，她从挎包里拿出

一张表格，说知青办让她去参加全县乒乓赛，
要她填表，表上又是“家庭出身”，又是“父母
有何重大政历问题”，让她头痛死了。她问哥：
爸当过国民党军医的事要填吗？
钟雨清想了片刻，说不要填。可楚妮说，

万一给人家查出来怎么办？钟雨清说不出话
来。隔了一会儿，他狠狠下了决心，说：如果查
出来，你就说是我哥叫我这样填的，有事叫他
们来找我，我来担当好了！
楚妮看着钟雨清，满心佩服。她就希望哥

有这种气概。她对钟雨清说，爸的事她今天明
白了，可妈呢？哪些人为什么也揪住她不放
呢？她也有历史污点吗？楚妮说着就落了泪。
钟雨清别过脸，他不想看见眼泪。他心里藏着
一个关于母亲的秘密。他想，如果楚妮知道这
事，一定会更加受不了……


